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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梁伟
（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北京   100124）

摘 要：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从家庭转型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家长陪读的策略与逻辑。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

景下，农民家庭通过教育投入促进家庭发展，进城陪读成为重要的方式。在陪读实践中，家庭能动地调整资源配置方

式，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对教育的回应，形成差异化的陪读策略。研究发现，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共同推动

的结果。随着家庭转型的推进，发展型家庭目标成为农村家庭的核心关注。在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型

目标之一的教育目标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指向家庭的发展可能。与此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教育环境

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构成农村家庭陪读的动力与拉力，使得陪读成为实现家庭发展进而完成阶层流

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的家庭发展避免了家庭资源过度耗散，却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家庭发展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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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经常看到农村家长陪

读的现象，并且陪读主体、陪读地域和陪读方式

等存在较大差异。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陪读就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引发关注［1］。21 世纪以来，随着

国家“撤点并校”政策的持续推进，乡村学校师

生不断流失，乡村教育开始走向衰败，村庄无法

继续为农村学生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教

育环境，城乡之间固有的教育差距被不断拉大。

与此同时，农民家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突出表现为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

在上述背景下，进城陪读越发成为农民家庭的教

育选择。

农村家长陪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促使我们

思考其背后的逻辑。学界对陪读现象的研究大致

有三个视角：其一是结构—制度视角，主要从社

会结构、社会制度的角度解释陪读现象。王文龙

通过对陪读现象历史进程的梳理，发现中国陪读

的变化是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

会闭锁，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

果［2］。此外，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引发了新的

不公平［3］，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后果［4］。其

二是个体视角，主要从陪读主体的角度理解陪读

及其对陪读主体的影响。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

为，母亲的比较优势和利他主义使其成为陪读的

主体［5］。陪读也是年轻女性进城追求城市生活方

式和隐性闲暇的表达，并被村庄主流文化所强

化［6］。女性陪读以家庭性别劳动分工重组为前

提，这形塑了女性的劳动固化和人身依附，并在

某种程度上使妇女污名化［7］。其三是家庭视角，

主要是从家庭角度考察陪读与家庭的关系，讨论

较为充分的是陪读与城镇化的关系。陈锋和梁伟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农村家长的陪读经历进行研

究［8］，发现陪读是家庭教育城镇化的过程，其他

学者也发现陪读在家庭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9⁃11］。此外，陪读的出现改变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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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计模式［12］，在一些地方还衍生出陪读劳动力

市场［13］，陪读作为一项教育投资也是家庭的被动

选择，为家庭的资源传递创造了新的渠道［14］。还

有一些学者通过家庭资源条件比较陪读的阶层差

异和阶层内差异［15］，关注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和

陪读的家庭策略［16］。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多元的研究视角丰富了

人们关于陪读的理解，但是既有的研究仍然存在

不足。结构视角将关注点集中于社会制度和社会

结构，从外因的角度解释陪读现象，未对陪读家

庭给予充分关注，忽视了家庭的能动性和主体

性。个体视角则受到性别主义视角的影响，脱离

了对陪读现象本身的理解。家庭视角的研究虽然

从家庭出发理解陪读现象，但是更多地将家庭作

为连接陪读和其他要素的中介，借以理解陪读和

家庭诸要素的关系，并未将家庭作为实体进行研

究，也未对教育如何成为家庭的核心考量进行解

释，无法揭示陪读现象的内在生成逻辑。作为结

构与个体的中间地带，农民家庭内部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从而将进城陪读作为重要的家庭教育选

择？陪读为何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都是需

要回答的问题。陪读现象的产生及其差异性与家

庭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而家庭又根植于社会，受

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

陪读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现象，更是一个家庭社会

现象。因此，本文从家庭转型的角度切入，将陪

读视为家庭行为并置于家庭场域和社会情景中考

察，从家庭内部揭示陪读的产生机制，并从家庭

角度解释陪读差异性之根源。将陪读置于家庭中

考察意味着在家庭内部考察家庭的发展逻辑，以

此理解家长陪读的行为逻辑。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近一年时间在全国多

个农村开展的驻村调研。过去一年，笔者先后在

甘肃庆阳、河南信阳、河南三门峡、浙江衢州、

湖北十堰和黄冈农村进行调研，调研地涵盖了西

北农村、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这有

助于整体性地理解陪读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每

次驻村调研的时间大约为 20 天，笔者在重点关注

陪读现象的同时，也关注了村庄治理、村庄社会

和农民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宝贵的调研

经历为笔者理解陪读现象，从家庭内部揭示陪读

现象的生成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二、农村家长的陪读策略  

陪读不仅仅是家庭的教育选择，更涉及家庭

内部的资源调配，与农民家庭的生计方式、城镇

化路径以及阶层流动等内容高度相关。在这个意

义上，陪读也是农民家庭的发展行为，因而农民

家庭必须处理好家庭资源的配置方式。从实地调

研情况看，农民家庭往往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开

展陪读，由于农民家庭的资源基础不同，陪读策

略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农民家庭的资源基础主要

指经济条件在村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据此大致

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富裕家庭、中间家庭和贫

弱家庭。富裕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好，具备举家进

城生活的能力，这类家庭往往不存在陪读现象。

对于贫弱家庭来说，陪读意味着更高的教育支出

和更大的家庭压力，远远超过了家庭负担的限

度，因此这类家庭大多选择让孩子在本地读书。

中间家庭在村庄中占据大多数，他们不具备举家

进城生活的能力，但有能力且有动力将子女送到

城市上学，期望通过教育资源的投入换取子女向

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家庭的发展机会。中间家庭同

样是城镇化的重要主体，也希望通过资源积累和

教育投入进入城市生活，但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

下，中间家庭往往以家庭资源情况为基础确定适

宜的陪读策略，主要体现为家庭对于经济资源和

劳动力的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契合于家庭发展能

力。家庭对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表现为四种

陪读形式，即亲代买房陪读、隔代买房陪读、亲

代租房陪读和隔代租房陪读。在上述四种陪读形

式中，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具有由高到低的

特点。

（（一一）） 亲代买房陪读　亲代买房陪读　

亲代买房陪读，即父母在乡镇或者县里买房

子，母亲专门带孩子读书。这类家庭是中间家庭

中经济状况最好且教育投入意愿最强的家庭，他

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从而在城市中买房，同时

也更加愿意为子女投入精力，因此选在城市中买

房，既为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也为子女提

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支持。亲代买房陪读反

映的是家庭对于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的倾斜。

不管是在县城还是在乡镇，买房的成本远远高于

租房的成本。亲代买房陪读的考虑有：第一，租

房不划算。租房的成本较高且无法回流，而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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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结婚基本都要买房，既然迟早都要买

房，不如在陪读时就买房，还能节省不少房租；

第二，母亲买房陪读能够更好地实现子女的教育

目标。母亲对子女的抚育照养更加仔细，而爷爷

奶奶只能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无法承担子女的

教养责任。而且，买房陪读能够避免子女受到生

活环境的影响，陪读家庭在生活上也较为自主，

不需要经受反复搬家的困扰。

亲代买房陪读，意味着家庭将至少一个完整

劳动力配置到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同时通过

买房陪读的方式为子女教育提供更好的生活条

件。当然，买房陪读也是家庭兼顾子女教育和城

市化目标的体现。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有

限，难以在家庭资源积累的同时兼顾子女教育目

标和城市化目标，因此亲代买房陪读的现象只是

少数。一般情况下，亲代买房陪读的家庭大多经

济条件较好，家庭发展能力足以支撑其实现城市

化目标和子女教育目标。这类家庭之所以愿意实

行亲代买房陪读的策略，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

彻底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

金晨今年 34 岁，湖北黄冈人。她的收入还算

不错，每年大概有十多万的收入。金晨有两个孩

子，都在县城学校读书，自己负责陪读，金晨在

把孩子送到县城后的第二年就买了房。她说：

“租房支出是白给人家的，花了就没有了。每年

租房子都要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花在房租上的

钱也接近购买套房子的首付了。”金晨在孩子的

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因为她觉得自己和老公

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仍然是辛苦过日子的农

民，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成为城里人。

（（二二）） 隔代买房陪读　隔代买房陪读　

隔代买房陪读，即家庭在城镇买房，祖辈专

门带着孩子读书。对于一些经济能力尚可且家庭

发展动力较强的中间家庭来说，家庭资源配置必

须能够兼顾家庭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

因此他们需要在教育与家庭资源积累方面进行平

衡。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家庭仍然要为家庭发展

集聚资源，因而这类家庭必须保证家庭劳动力资

源的最优化配置，其主要方式就是隔代买房陪

读。买房陪读意味着家庭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

能够负担买房陪读的成本。与此同时，家庭还需

要最大化地实现资源积累目标。在老人还有能力

和精力的时候，让他们带着孩子陪读，能够满足

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也能最大化地配置家庭劳

动力，减少家庭资源的耗散。隔代买房陪读体现

了家庭对于资源积累和教育目标的调和。

陪读家长杜晓星为了让女儿能在市里接受更

好的教育，通过贷款和借款的方式在市区购买学

区房，并让母亲负责陪读。他说：“现在市里的

房子越来越贵，现在买还能买得起，以后就算赚

了更多的钱也不一定买得起了，先得让女儿有学

上。”杜晓星的教育选择能够代表部分农民家庭。

这些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提供更加

优质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改变家庭教育

目标实现的客观结构。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他们

难以承担陪读对劳动力资源的挤压，抑或不认为

亲代陪读是家庭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因

此，他们更愿意在城镇买房并让父母代为陪读，

从而调和多元化家庭目标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三三）） 亲代租房陪读　亲代租房陪读　

亲代租房陪读，即母亲在外租房子带着孩子

读书，父亲在外务工。这类家庭是中间家庭中经

济状况相对一般的家庭，他们愿意为子女教育投

入资源，但是自身的经济能力难以支撑其在城市

买房陪读，为此这类家庭需要通过以租房的形式

获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亲代租房陪读的地点可以

是县城，也可以是乡镇。亲代在乡镇租房陪读主

要考虑的是：第一，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于县

城陪读的高成本，在乡镇陪读的成本要低很多；

第二，照顾家里的老人。一些家庭选择在乡镇陪

读，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照顾，在乡镇陪读随时

都能回去照料。在乡镇上陪读，主要的开支是房

租，一年至多也不过两三千元，除此之外要花钱

的地方比较少，蔬菜和取暖物资都可以从家里带

过来。与此同时，陪读的母亲可以在周末回家打

理农田，维持基本的农业收入。在县城租房陪读

的亲代家庭，主要的考虑是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

育环境，同时父母也能在县城务工。而在县城陪

读，需要负担更高的陪读成本，房租就要比乡镇

高不少，少则 300~500 元，多则 1000 元以上，对

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河南信阳的李晓蕾属于亲代租房陪读。最开

始，她觉得既然已经出来陪读，还不如在教育条

件更好的县城陪读，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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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蕾进城陪读已经七年有余，老公从事长途货运

的工作，工资按天结算，收入有一天没一天的，

一个月下来赚四五千块钱都算不错的收入。为了

补贴家用，她从两年前开始进超市打工，一个月

不到两千元的工资。在超市上班需要倒班，孩子

吃饭不方便，她只能在上班之前把饭做好，孩子

回来后自己热一下。她到县城租房陪读这些年，

主要的花费是房租和生活费，每年下来都要好几

万。她说：“乡镇陪读肯定花费少一点，但是孩

子上学乡镇肯定不如城里，咱买不起房就不买，

租房不也一样嘛，只要孩子能上好学，就值了。”

（（四四）） 隔代租房陪读隔代租房陪读

隔代租房陪读，即祖辈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陪伴孩子上学。隔代租房陪读的家庭是中间家庭

中经济条件最差的家庭，这类家庭进城买房的动

力较弱，但是具有较强的教育投入动力。不过，

这类家庭的教育投入行为受到家庭经济能力极大

约束，因而只能在强资源约束条件下获取更好的

教育资源。选择隔代租房陪读的家庭，一般会选

择乡镇作为陪读地点，如果家庭的教育预期较

强，老人的身体也不错，也会选择进入县城陪

读。隔代租房陪读的主要成因是：在农村教育无

法满足学生的教育目标的实现，而家庭的经济资

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家庭无力承担买房陪

读的成本，更无法负担劳动力配置在教育目标上

的经济代价。农村家庭只能将陪读的任务上移，

让祖辈带着孩子外出读书，年轻父母在外务工进

行资源积累，补给租房陪读。

隔代租房陪读的好处是，能够以更少的教育

投入成本完成家庭教育目标，同时优化了家庭劳

动力配置。在隔代租房陪读的情形下，年轻劳动

力可以继续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如果距离住所

较近且身体很好，在租房陪读的同时也能兼顾农

业生产，避免家庭劳动力资源因家庭教育目标而

损耗。虽然隔代陪读能够保证子女的教育目标，

但由于爷爷奶奶文化知识水平受限，教育观念和

教育方式相对陈旧，致使学生的家庭教育难以匹

配学校教育的需求。

陪读奶奶李晓玲属于此类。李晓玲平时在乡

镇陪孩子读书，因为乡镇距离农村老家较近，回

家打理农活比较方便，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家里

的负担轻一些。而且从生活适应的角度来看，县

城租房陪读对李奶奶的挑战较大，老人既不熟悉

城市生活，也不适应城市生活习惯和环境。在乡

镇陪读“自由一些”，她容易适应。然而李晓玲

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得如何管教孙代，因此她

觉得：“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了，经常拿他们无可

奈何，回家后书包一放就跑了。”

由上可知，家庭选择买房陪读还是租房陪

读，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能力。如果家庭经济

收入较高，农民家庭一般会选择兼顾家庭教育目

标和城市化目标。如果家庭经济收入难以兼顾家

庭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一般会选择租房陪

读。家庭选择隔代陪读还是亲代陪读，一方面受

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家庭结构

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在联合家庭中，如果祖

辈的身体较好且父母需要最大化劳动力配置以获

得经济资源，家庭往往选择隔代陪读。如果祖辈

的身体不好而无力承担陪读的责任，抑或亲代有

能力或愿意承担劳动力损耗的后果，家庭往往选

择亲代陪读。在核心家庭中由于祖辈的缺失，陪

读的主体只能是亲代。总而言之，农民家庭的陪

读策略受到家庭生计模式、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

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家庭需要综合考虑家庭

经济条件、家庭所处发展阶段和家庭劳动力配置

情况，从而确定陪读的具体策略。

三、农村家长陪读的动力生成  

在农村地区调研时，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家庭

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家庭教育目标越来越成为

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并指引着农民家庭的

发展实践和行为选择。农民家庭为何如此重视子

女教育？换言之，农民家庭是如何习得教育目标

的？对于上述问题，应当放置在社会变迁和家庭

转型的背景之下考察。

（（一一）） 家庭转型与家庭目标转换　家庭转型与家庭目标转换　

农民家庭的发展涉及家庭再生产和阶层流

动［17］，二者分别对应家庭再生产目标、家庭发展

与向上流动两个维度的目标［18］，前者指的是帮助

子代成婚以完成家庭绵延，后者指的是帮助子代

实现阶层流动和提升家庭的社会位置。换言之，

家庭再生产目标重点在于家庭的维持，家庭发展

与向上流动目标重点在于实现家庭的社会阶层地

位跃升。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目标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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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维持型目标和发展型目标的二元区分。家庭

目标的多元性体现了家庭发展的复杂性，不同家

庭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家庭目标也

因社会变迁和家庭变化而动态地调整。

在传统社会，家庭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家庭，

其重点在于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任务，主要是生儿

育女、结婚成家、养老送终等。在城镇化、工业

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发生了较为剧烈

的社会转型。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或细胞，家

庭无法独立于社会变迁之外［19］，家庭转型也随之

发生。家庭转型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家庭结

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变化，还包括家庭发

展模式的转型。李永萍将家庭转型的核心要义概

括为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即由简单家庭再生

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转变［20］。在简单家庭再生

产模式下，家庭再生产的场域是村庄社会，农民

家庭的目标是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

等，家庭的资源配置皆以此为基础。在扩大家庭

再生产模式下，家庭的再生产场域向城市转移，

在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目标之外，

家庭目标具有了发展主义导向，以进城买房为手

段的向上流动成为新的家庭目标。这意味着，在

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农民不仅要通过传宗接代完

成家庭继替等再生产的目标，还需要完成家庭发

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家庭

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的实现手段是城市化。农民

家庭的发展目标与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互嵌

入，家庭成为农民资源整合和积累的主要载体，

并服务于向上社会流动的目标［21］。

发展型目标已经成为当前时期农民家庭目标

的核心关注点，问题在于农民家庭实现上述目标

并非易事。农民家计模式的特点是“代际分工为

基础的半工半耕”［22］，其隐含着较高的家庭发展

风险和较低的家庭发展能力。在半耕层面，由于

农业投入和收益的反差较大，农民种地基本不赚

钱［23］，农业仅承担保障性和兜底性的功能，并降

低农民的生活成本。在半工层面，农民外出务工

主要从事低端工种，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工作

不稳定且收入不高，很容易被市场淘汰［17］。在家

庭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很难同时应对多元化

家庭发展目标对于资源的索求，尤其是难以应对

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正

如前文中的李晓蕾夫妇，孩子现在上了高中，正

是花钱的时候，不巧的是家里老人最近经常生

病，给老人看病也要花不少钱。因此这两年李晓

蕾夫妻基本没有攒到什么钱。想想以后还要给儿

子娶媳妇甚至买楼房，李晓蕾说：“没办法，好

好打工多赚点钱，不然怎么办？都得自己扛。”

李晓蕾面对的压力主要有：子代教育投入的压

力、进城买房的压力、子女结婚和老人赡养的压

力。买房体现了李晓蕾家对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

的追求，子女结婚和老人赡养则是维持家庭基本

生活秩序的基础。

李晓蕾夫妇的说法反映了广大陪读家长实现

家庭发展的迫切心态，但是在家庭发展能力有

限、家庭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家庭

的发展目标成为农民家庭的重大考验。通过教育

实现家庭发展，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的发展选

择。正如李晓蕾所说：“我们两口子没什么本事，

在外面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现在就希望给孩子

提供一个好的条件，让他好好读书、考个好大

学，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可以看到，教育不仅

承载了农村家长对于读书考大学的期待，更承载

了农村家庭的发展希望。正是在家庭转型的意义

上，教育才具有了更多发展性和功能性面向。

（（二二）） 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　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　

农民家庭将子代教育作为家庭发展的重要依

托，根源于农民家庭已经在生活实践中习得了家

庭教育目标，也充分认识到了实现家庭教育目标

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变化，重视子女教育成为农

村家长的共识。农民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深刻

反映了农村家长心态层面的变化。

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首先来自于农村家长

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以及对教育与职业内在关

联的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24］。随着社会转型，大量农

业人口转化为外出务工人口。受人力资本因素的

制约，农民工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相对较低。随

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劳动力市场对农民

工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这种境遇，农民

越 发 认 识 到 勤 劳 程 度 和 教 育 对 个 人 成 功 的 影

响［25］，也认识到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就业

需要，因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农民

普遍认为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子女才有可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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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农门，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农村家

长的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

受到文化程度的约束，很难找到较为体面的工

作，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行业寻找就业

机会，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行业意味着较

高的劳动力投入和较低的工资回报。与之相反，

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高的收

入。可以说，长期的务工经历使得家长更加认识

到教育的重要性。一位农民的话形象地表达了农

民对教育的认识：“上学当然有用了，都是赚 3 千

块钱，没上过学要风吹日晒在外面干活，大学出

来的坐在办公室。”

陪读家长金晨认为，乡镇的教育条件不好，

县里教的好一些，她觉得为子女的教育花钱很值

当。她经常和自己的孩子说：“爸爸妈妈花这么

多钱供你们，只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

大学，出来好找工作，不用像爸爸妈妈这样赚辛

苦钱。”金晨的说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年轻父

母以及有过务工经历的农民认为，需要让子女接

受良好的教育从而考一个好大学，以此提高子代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事更加轻松、体面

的工作。

可以看到，农村家长对于下一代的职业发展

具有明确的预期，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像自己

一样成为体力劳动者，而是城市中的白领和金

领。农民家庭将教育视为改变家庭发展的重要手

段，“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农民的

教育观念已经被市场经济重塑，教育之于家庭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教育目标逐渐成为家庭的核心

目标之一。

教育目标的习得，还来源于家庭转型下的家

庭发展压力。在扩大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民家

庭的再生产成本明显增加［26］。一方面，由于婚姻

市场的开放和性别失衡，农村适龄男青年的结婚

难度增加，农民家庭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资源

（比如彩礼、买房） 才能娶到媳妇。另一方面，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农民家庭将进城

买房和城市融入作为家庭发展的目标，他们产生

了更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结婚抑或进城，都意

味着农民家庭需要打破传统的家庭再生产模式，

通过外出务工积累家庭资源实现扩大家庭再生

产，为农民家庭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面对巨

大的家庭发展压力，农民家庭更加寄希望于子代

的教育，通过对子代教育的资源投入，获取家庭

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陪读家长梁小利今年 42 岁，甘肃庆阳人。梁

小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高中，一个在上初

中。梁小利夫妻很早就到县城打工，孩子也带在

身边。在县城打工多年，梁小利一家都渴望在县

城买房，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支持。眼看着儿

子越来越大，再过几年就要娶媳妇，梁小利的压

力更大了。因为梁小利所在的县，彩礼水平已经

涨到了十几万，还要求买楼房。在县城打工多

年，梁小利夫妻并没有攒下多少钱，靠自己在县

城买房、给儿子结婚负担太重。因此梁小利就希

望儿子争气一些，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以后

找个赚钱的工作，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梁小利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家庭面临的

巨大发展压力。一方面，梁小利们渴望通过城镇

化的路径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然而，城镇化的

发展路径需要家庭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持续性地

积累资源。对于大多数发展能力有限的家庭，通

过城镇化的路径实现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

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梁小利们还面临着子代结

婚成本越来越高的现实，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

遭遇困境。在家庭发展压力之下，农民家庭寄希

望于教育，通过对子代的教育资源投入获取家庭

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发展机会。在农村家长看

来，相对于城镇化的路径，以教育资源投入的路

径获得家庭发展机会更为容易，且对家庭资源的

要求更低。换言之，农民的发展压力倒逼着家庭

通过教育投资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农民家庭为

了防范风险、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将家庭资源投

入到子代教育。家庭教育目标既是家庭生活的要

求又服务于家庭的发展，为实现家庭发展和向上

流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教育的重要性因而

大大提升。

四、教育变迁与农村家长陪读的

结构性压力  

家庭转型的发生，为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增

加了难度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家庭教育目标成为

家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从而为农民家庭注入了

教育投入的动力。此外，由于村庄社会的变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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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衰败，教育目标实现的客观结构成为

农民家庭发展的限制因素，家庭通过在地教育投

入获取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机会变得不可能。在

教育投入动力生成与教育结构挤压的背景下，农

村家长陪读大量产生。

（（一一）） 教育实践的空间性约束　教育实践的空间性约束　

新中国成立至 2000 年以前，农村教育体制经

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学校布局最终形成了

“村村办学、全面覆盖”的格局［27］，为农村学生

在村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时期，农村人

口基本在村生产生活，人口流动规模较小且以

“离土不离乡”为特征［28］。“村村办学、全面覆

盖”的学校布局与农民在村生产生活，实现了农

民家庭生产场域和子女教育场域的高度重合，农

村家长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可以兼顾子女教

育。这种情况在 2000 年后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

急剧变革，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大

潮，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外流动进入城市寻找经济

机会，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29］。

打工经济下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年幼的子

女由爷爷奶奶照看并在村上学。爷爷奶奶在家照

顾孙子，家庭的生产空间和教育场域仍然可以重

合，这可以最大化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家庭

资源的积累。然而。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和在村学

生的减少，国家开始实施撤点并校政策，大量的

农村学校被撤并，农村学生上学变得不方便。父

代和祖代的生产生活场域与子代的教育场域出现

错位，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出现了较大困难。陪

读家长杜晓星原本在村务农，但村里的学校只有

几个孩子了，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撤并。杜晓星

思考再三，决定把孩子带到县里读书。“其实我

并不愿意离开农村进城，进城了我吃什么？在村

子里，我种着地，收入不多，但不愁吃不愁穿。

进了城以后，地没法种，钱从哪里来？可是我不

带着孩子出去念书，孩子就没学上了，这辈子就

毁了！我还能怎么办？就算砸锅卖铁，孩子的书

还是要念的。”

杜晓星的话道出了农村学生家长的辛酸和无

奈。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让很多农村学生陷入

了无学可上的境地，这些学生不得不进入城镇学

校读书。城镇学校的教育水平较高，有利于农村

学生的发展，但是城镇就学的成本远高于农村，

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还需要专人照顾，这大大增加

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农村家庭将子女教育作为家

庭的核心目标之一，但是村庄内的教育环境无法

使其通过教育实现家庭再生产能力的提升。为了

实现子女的教育目标，进城陪读成为农村家庭主

要的选择，并且以降低家庭生产能力、损耗家庭

资源为代价。如果爷爷奶奶身体不错，有能力带

着孩子读书，也能减少家庭劳动力资源的消耗。

否则，家庭必须专门配置一个劳动力实现子代教

育的目标，家庭积累能力随之下降。

（（二二）） 城乡教育差异与教育机会竞争　城乡教育差异与教育机会竞争　

雷望红认为农村家庭为获得优质教育机会展

开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家庭被深度卷入教育竞争

压力之中［17］，该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性。由于城乡

教育差距的存在和私立学校对乡村学校的冲击，

大量的农村学生和优质师资进入县城学校，农村

学校的生源质量和师资力量都在下降。在校的学

生总体质量较差，无法形成较好的学习氛围和学

习动力，学生学习的获得感不强。与此同时，学

生的家庭教育也由于打工经济造成的教养分离而

缺位，更加强化了乡村教育的不利境地，乡村教

育逐渐成为城乡教育的低洼地带。当农村教育成

为洼地时，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就成为了一个重

大问题。农民家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向上

流动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城镇学校的开放性为

农民家庭竞争教育资源提供了条件，农村家庭旋

即卷入教育资源的竞争之中。

农村家长能够进入城镇陪读，主要得益于城

镇教育环境的可及性大大提高。伴随着打工经济

的深入发展和地方性市场的开放，农村教育也由

地方性教育市场扩展到区域性教育市场。打工经

济不仅让农村家长的视野变得开阔，更加重视子

女教育，也看到了更加多元的教育选择。更为重

要的是，打工经济为农村家长提供了更丰裕的资

源，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到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

教育。学生和家长们不再满足于本地教育市场，

而是向更广阔的区域性教育市场转移，他们希望

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从

而获得更大的升学机会和长远发展的可能性。这

种对更广阔教育市场的教育资源的追求，打破了

原有的教育平衡和教育竞争模式，使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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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长着眼于进入广阔的教育市场中参与竞争。

那些没有进入区域性教育市场的农村家庭，也被

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资源竞争所裹挟，进而被动

地卷入其中。与乡村学校相比，城镇学校具有比

较优势。一方面，城镇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学条

件都要好于农村，对农村学生更有吸引力。另一

方面，城镇的教育市场化程度更高，教育资源更

加丰富，可以发挥重要的教育辅助作用。

乡村教育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得乡村无法为

农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提供合适的场所，农村

学生不得不进入城镇读书，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

随之增加，家庭目标之间出现了资源竞争，大量

的即时性教育投入和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之间形成

了张力。然而，农民家庭在不同目标之间重新安

排和选择结果是进城陪读。这是因为，在子代教

育目标实现成为家庭核心目标的情况下，教育目

标的实现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优先选项。在家庭

转型和农村教育环境变迁的双重压力下，农村家

庭形成了较大的家庭发展压力，这一压力反过来

影响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投资，陪读

作为农村家长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成

为家庭发展压力下的合理行为选择。家庭的陪读

选择，也是家庭的发展路径之选择。也就是说，

陪读不仅仅是家庭的教育选择，更是家庭的发展

行为。

学生家长不仅将陪读看作实现子女教育目标

的重要途径，更看作重要的竞争手段。这种竞争

主要有两个维度：其一，教育竞争的维度。乡村

学校出现了明显的底层输入的困境，“成绩好的

要么去了镇里读书，要么就去县城、外地上学，

好教师也去了县里”，这是我们在调研时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一些子女成绩较好，家长重视子女

教育，且经济条件不错的农民家庭，倾向于把子

女送到城镇上学。因此，农村家长通过到乡镇或

者县里陪读，本身就是教育竞争的重要表现。换

言之，只有通过陪读农村家庭才有资格参与教育

竞争。其二，村庄竞争的维度。一些村庄存在社

会竞争，比如彩礼、人情的攀比，同样地教育也

成为社会竞争的一个标的物。通过进城租房或者

买房陪读，家庭能够获得村庄中的优势地位。

陪读家长张阿强今年 42 岁，父母年纪比较大

且常年有病，需要人照顾。虽然张阿强负担比较

重，但还是选择了陪读。“村里学校条件不好，

就那么几个学生，能学什么，送到乡里学生多一

些，教的也好一点，县里学校条件更好。现在很

多学生的家长专门陪读，大家都出去陪读了，你

不出去孩子怎么能跟人家争得过，在县里还有辅

导班可以上，你在村里又上不了辅导班，比不

过。”面对教育环境变迁和结构性压力时，很多

农村家庭像张阿强一样并没有外出陪读和参与教

育竞争的充足动力。一些具备进城读书条件的家

庭参与到教育资源竞争，形成了对在村家庭的结

构性压力，在村家庭如果不进城陪读，会被村里

人说闲话。出于竞争和比较的心理，以张阿强为

代表的农民参与到进城陪读的大潮之中。

综上所述，农村家长陪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一方面，农村教育的衰落

使得教育与农民家长的发展秩序被改变，他们的

子女无法通过就地接受教育的方式改变命运，更

多的机会留给了城市中读书的孩子。农民家庭虽

然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但也愿意为了子女教育

进而是家庭发展投入资源和精力。另一方面，教

育资源城乡配置差异引发的教育竞争，更多的是

富裕家庭对中间家庭的裹挟。富裕家庭可以举家

进城生活从而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中间家庭感

知到了巨大的压力，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参与竞

争，贫弱家庭则因为巨大的能力鸿沟而逃离出

来。随着乡村教育急剧衰落、城乡教育差距进一

步拉大，大量的农村家庭通过送子女进城的方式

完成子女教育目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农村家长陪读置于家庭视域下理解，

将家庭作为勾连“社会结构—陪读现象”的中间

地带，考察嵌入社会结构的家庭如何将社会结构

压力转化为差异化的陪读行为。在家庭转型与教

育环境背景下，作为能动主体的家庭进城陪读行

为，是家庭在发展压力之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也

是家庭提高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式。家庭对子女

教育的重视，使得父母愿意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投

入资源和劳动力。在家庭经济资源或者劳动力资

源有限时，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会对家庭资源积

累产生较大的伤害，影响短期内的家庭发展能

力。在家庭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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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能够很好地调和资源积累和子女教育之间的

张力，较为自如地应对家庭的发展困局。可以看

到，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策略是不同

的，家庭也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家庭策略

反映了家庭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家庭应对多

元发展目标时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家庭通过家庭

策略的运作和调整，做出合理的行为安排［30］。家

庭的陪读策略不仅是家庭成员基于个体本位的利

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且服从于家庭再生产的

实践逻辑［21］，因而呈现出复杂的面向。

农村家长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

结构性合流的结果。变迁中不断衰败的乡村教育

与家庭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发展动能、子代发展优

先性意外地会合，推动着陪读成为一种更加广泛

的社会浪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

更加多元化，经济转型、人口变化、社会转型等

给家庭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家庭转型的宏观

过程必然要通过微观层面家庭再生产的持续过程

来体现和表达［20］。现代性的进入冲击了农民家庭

的简单再生产模式，以家庭的向上流动和家庭发

展为核心内容的复杂再生产成为家庭再生产的主

导模式，这极大地提升了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和难

度。由于教育目标已经成为家庭发展的核心目

标，因此子女的教育成为家庭发展的一个重要突

破口，被吸纳到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家庭将资

源投入到子女教育，成为家庭再生产的合理行为

选择，这就为农村家长的陪读行为提供了现实的

可能性。子女教育的投入既作为家庭复杂再生产

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作为家庭复杂再生产的重要

目的。换言之，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成为家庭发

展的重要环节和重要途径。子女教育的未来回报

和发展可能，恰恰是家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

重要途径。

然而，当前的乡村教育环境无法为农民家庭

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在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和

教育竞争激化，以及更高层级的教育市场可及性

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农村学生及其家庭被卷入城

镇教育体系之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即陪读成

为家庭的迫切性任务。为了子女教育目标的实

现，农民家庭选择进城陪读。农民家庭将教育目

标及陪读作为优先选择，必然要将家庭资源向家

庭教育目标集中，农民家庭发生伦理转向。在资

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家庭需要对有限的家

庭资源进行再配置，以避免家庭目标之间的资源

冲突消耗家庭发展能力，以此实现家庭发展的最

大化效益。家庭内部对于资源冲突的不同处理方

式，决定了农村家长的陪读行为和陪读方式选

择，从而导致了差异化的家长陪读样态。家庭通

过策略性调整，合理配置家庭的经济资源和劳动

力资源，既适应了家庭的资源基础，也能够保留

通过教育投入获取家庭发展的机会。

不容忽视的是，在大多数农民家庭资源相对

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家庭目标对资源的需求容易

引发家庭目标的资源张力。农村学生进入城镇学

校读书，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成本投入和更多的家

庭资源消耗，这必然分散家庭资源。一旦家庭发

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实现需要依靠对子代的教育

资源投资，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必然大幅增加。

在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受阻、家庭发展目标的

实现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

现却又要求家庭投入大量的资源，结果是资源基

础相对有限的农村家庭以牺牲其它家庭目标实现

的资源为代价，将教育目标作为家庭的优先选

择，满足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形成对其它家庭

目标的资源挤压。家庭教育目标和其它家庭目标

之间的资源张力最终导致了家庭发展张力，即家

庭教育目标的实现是服务于家庭发展的，实践中

却形成了对于家庭发展的资源挤压。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家庭发展张力并不

是教育目标和其它家庭目标之间的固有张力，而

是社会转型、家庭转型以及乡村教育变迁背景

下，教育目标成为家庭发展核心目标并对家庭资

源要求大幅提高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家庭发展

张力无法消除，家庭可以通过调整家庭策略缓减

家庭发展张力。另一方面，农村家长进城陪读是

家庭发展张力下的理性选择，子女教育成为家庭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也

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目标和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

标，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是家庭发展和向上流

动的重要途径。悖论的是，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

实现对于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作用是滞后性

的、潜在的，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并不能即刻转变

为家庭的发展能力，子代的成才和向上的阶层流

动，都是在较长期的资源投入后才有可能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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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再生产优势。反而因为短期内持续性的资

源投入属于沉默成本影响了家庭其它目标的实

现，造成阶段性的家庭发展张力。与此同时，农

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回报与子女未来的工作性质和

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的投资。从实践经验来看，只有少数陪读家庭的

子女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在考入大学后获得

了相对体面的工作。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

教育资源投入并不能换取相应的教育回报。在集

中资源陪读多年以后，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孩子仍

然难以获得体面的工作，更多地在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低端服务业发展，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

会仍然有限。这就是说，陪读很有可能仅仅是对

农民家庭资源的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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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Rural parents accompanying children studying in cities：  strategy selection and generation logic
LIANG Wei

（School of  Grammar and Law / Beijing Social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y and logic of rural parents ac⁃
company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rural parents 
accompanying children studying in c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ducation investment for rural families to promote family devel⁃
opment.  Families actively adjus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form differentiated ac⁃
companying strategies.  It found that accompanying is the result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  
With the family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al family goal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rn of rural families.  Under the increased 
family development pressure， education goal， as one of the developmental goals， has become the core family goals. Meanwhile，
farmers' families increasingly perceive the structural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above two reasons constitute the power and pull of rural families to accompanying， which is helpful to realize family development 
and class mobility.  The family development through education avoids the excessive dissip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but also leads 
to the family development tension formed b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Keywords： Accompanying students； Family transformation； Family goal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amily development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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